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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月舞衣



（原創的向瞳姐致敬的一篇文）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一直在喋血英雌論壇看文，卻從來沒有發文呢！



一直都很喜歡瞳姐充滿文藝色彩的美文，瞳姐你辛苦了，我雖然文筆不好，但是一直想寫篇有你又有我喜歡的日本戰國時代背景的文章，寫的不好，大家隨便看看吧！





我抱著你的頭顱，你的血染濕了我金色的長袖。



我的姐妹，阿吟。



你仔細盤好的髮髻，早已散亂成一握委地的青絲，我親手為你插上的髮梳和黃金頭飾，也已經在賊人的肆意淫辱之中，和你血紅色的絲質褻衣一起，散亂滿地，就好像你寶貴的生命一樣，任人踐踏，任人蹂躪。



你被幾十個男人輪流洩慾，窈窕的裸體被綁緊，然後從容受斬。



可是你在微笑。



在這終末的宴席上持扇起舞時，你在笑，當那雪亮的刀舉過你的頭頂時，你還在笑，現在你還是笑。



是因為死是你的願望嗎？是因為代我受辱讓你心滿意足嗎？



我不會流淚，就算我心裡有淚，我眼裡也沒有淚。



啊啊，白鷺城的城主，那個最可恨又最可愛的年輕男人，他也笑了，他一個動作就揮散了持刀緊逼的兵眾，我知道他不是為了保護我，只是為了親自淫辱我，然後用磨得雪亮的寶刀砍下我的頭顱。



他要死，也會比我先死。



但我的身子可以被玷污，我的性命可以捨棄，但是你美麗的首級，我不會讓別人去碰，我會走到鼓角喧囂的外廊，親手把你放在豎在這天守最上一層樓台的木樁上。



這裡有兩根插滿了被城下射來的箭的木樁，一根是你的，一根是我的。



我這就要來陪你了……





一、



我是播磨的姬君，他們都叫我瞳姬。



阿吟是我和姐妹一般共同長大的侍女，從小的玩伴，我早已忘了她是什麼時候開始伺候我的。



從青春剛剛到來的年紀開始，我就看慣了年輕武士們進見時那異常的目光，那強自壓抑的目光。



我知道我在一個男人的眼裡的吸引力。



無論是雪白的肌膚，還是艷麗的五官，也許還有他們透過一重重的盛裝，臆想著的我的高挺的乳房和纖細的腰肢吧？



也許在心裡他們已經把我猥褻了千萬遍，在他們眼裡，我是完美的交歡對象吧？



可是我並不完美。



被刻意梳理過的長髮下，隱藏著我臉頰上那一道若有若無的傷疤。



這是一道只有我知道的傷疤，而我也幾乎忘了它的來歷。



我的記性真的很差啊。





二、



在我被送去和遠方出雲國的大名成親的那天，我在長途跋涉的送親的駕籠裡做了一個夢。



那是一個難以啟齒的夢。



我夢見被火燃燒的天守，城破了，哥哥和父親身穿鎧甲，率領軍兵出去做寡不敵眾的抵抗，然後被敵眾亂刀穿身，倒在冰冷的土地上。



敵國的雜兵殺進了天守閣，一個個青春貌美的侍妾和侍女們被他們剝去華貴的衣袍，一前一後地強暴她們，發洩完後還要把刀劍一劍劍刺入她們潔白無瑕的肉體。



一層又一層的天守陷落，終於輪到住在最上一層的我了。



看著雜兵手中雪亮的刀槍，我理了理披散在兩鬢的柔順黑髮，高傲地說，動手吧。



播磨國的姬君，就算是死也要死的莊嚴高貴，就算你們能凌辱我的肉體，也凌辱不了我的心。



他們沒有。



最好的東西要讓最好的人獨享。

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身著當世具足的年輕的男人，輪廓分明的骨感的臉，一頭烏黑的長髮，在眾人之間超群出眾，這是我的敵人，那個被我父親耍弄陰謀殺害前播磨國主，取而代之後，餘部退守山中的國主之子。



天賜良機，我拔出深藏在懷中的小刀，毫不猶豫地撲上去，向他刺去。



這是柔弱的我的柔弱的抵抗。



他只用一隻手就打掉了我手裡的小刀，另一隻手順勢緊緊抱住了我，盈握著我因為緊張而豎起的右乳。



我心裡一片茫然，不知是錯覺還是真實，我似乎聞到了他身上散發出的蘭草般的芳香。



戰場也會有這樣的香味嗎？還是這個男人與生俱來的芳香？



要死，還早了點。



你的父親殺了我的父親，他的兒子要從他的女兒那裡得到補償。



他微啟雙唇，嗤笑著說道。



我的金色打褂被剝下，柔軟的白色褻衣被一手扯去，我的大腿被分開，插入我潔白無瑕的的處子肉體的就好像火熱的鐵棍，毫無顧忌地殘害我脆弱的神經。



我痛。



我含淚說道，可是他並沒有停止進入我的身體。



他是主人，而我是他的奴婢，奴婢只有順從主人，我像野獸一樣趴在地上，任他出入我的私密和後庭，任他用力揉著我堅挺的雙乳，時間久了，疼痛減輕了，竟然會感覺到胯下傳來一絲絲越來越強烈的快感。



啊啊。



我不願意讓他聽見我的叫聲，但是我叫了。



我的全身都緊繃起來，蹦得像一張弓，肆意享受著他無情的進入，他的肌膚野獸般的熾熱的連著我不知羞恥的熾熱，熱感從下部一直延伸到我的臉頰上，在迷亂之中，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親吻著我那最不願意被人看見的傷疤。



他終於把一腔熱流傾瀉在我的體內。



處決吧。



看著癱倒在地的我，他冷血無情地嗤笑道。



我裸露著一身被污染過的清白，被幾個雜兵架在十字架上。



等待我的是磔刑。



他親自動手。



他要復仇。



我沒有閉眼，看著他手中的槍頭，那即將刺入我肉體的雪亮的槍頭。



等到割裂我潔白的側腹時，我恐怕也會和那些父兄的侍妾一樣，肚腸橫流吧？我心已死，我已經可以接受一切，來吧，給我一個壯烈的死亡。



也許我一直等著這樣先被凌辱，後被虐殺的屈辱的死亡。



何況死在第一個奪去我貞操的男人手裡，比被那些粗野的雜兵殺害，總要好的多吧？



我看著那個手握長槍，冷笑著的殘忍的男人，竟然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安慰感，那是愛嗎？



刃光一閃。



我醒了。





三、



我首先聽見的是喧囂的刀槍聲和充滿曠野的叫喊聲。



我竟分不出是夢是醒。



掀開駕籠的簾子，向外看去。



父親特地挑選來為我送嫁的幾十名侍衛武士，除了還在負隅頑抗的十幾人，竟已屍橫遍野，一個個倒在地上，而籠外那些黑衣黑甲，穿著毛皮的野獸，竟然連屍身都不放過，還在一刀刀分割著死去的武人的殘肢碎體。



是山賊嗎？



山賊會有那麼好的武藝嗎？



看樣子，就算躲過了夢中的磔刑，也躲不過著荒山野嶺的磔刑吧。



我笑了，如果夢就代表著潛意識，那高傲的我早已經決定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凌辱和死亡。



我的武士已經所剩無幾，站起來吧，像一個真正的公主那樣去死。



我掀開駕籠的簾子，緩慢地走了出來，已經沒有可以保護我的人了。



除了陪嫁的阿吟。



阿吟身著短裝束，手持長剃刀，全身發抖，卻像護著嬰兒一樣堅定地守護在我的駕籠前面。



我心頭一熱，不知為何竟然想伸出手把她推開。



作為主人，我平時也有很多耍小脾氣欺負你的地方啊，可是你卻這樣保護我……不要死不要死千萬不要死啊。



阿吟。



阿吟沒有死，只是被長槍的一擊打昏了過去。

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身著當世具足的年輕的男人，輪廓分明的骨感的臉，一頭烏黑的長髮，在眾人之間超群出眾，這是我的敵人，敵國的大將。



我驚訝地看著他。



這是我夢見過的敵人，我命中的冤家，他來討債了。



那一夜，我沒有抵抗……





四、



就好像的美麗的籠中鳥，我被關在了最華麗的籠子裡，那是一個可以看見白鷺飛過的高據懸崖的山城的天守。



每一夜他都會來，每一夜他都會用最粗野的方式剝光我的華服，當著他部下的面，開始從下到上，從裡到外地蹂躪我，卻用最溫柔的方式結束。



他用力打我的臉，之後又溫柔地撫摸著它，每次完事以後，他竟會流淚，我知道，他有時候是想起了他幼年就戰死在戰場上的父親和殉死的母親，有時候，是想起了我。



他年輕，強壯，勇敢，但是他的心卻像孩子一樣。



他愛我，卻不能愛我，恨我，但又不能恨我，我也一樣啊。



我在想，如果有那麼山窮水盡的一天，他會用最殘忍的方式殺害我，割下我的腦袋。



然後最溫柔地吻著我的頭顱吧。



他已經有幾次舉起刀想殺死我。



他舉起刀的時候比誰都有力，但是揮舞的時候卻軟弱地像揮不動刀一樣。



我早已經料到。



我是多麼瞭解這個沒用的男人啊。



但是最後的那一天已經為時不遠了。



離我和阿吟被擄掠來已經有一百天了。



就算他不說，就算只看他眉頭上的陰雲，我也彷彿能聽到播磨和出雲聯軍一步步向山城靠近的馬蹄聲。



也許，他可以率部逃走，但是他不能帶著我一起逃走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父親和未婚夫也會追到天涯海角。



那一天就要到來了。





五、



那一天，我聽見了天守閣下囂喧的人聲馬鳴，也看到了像晚霞一般層層密佈的騎兵和足輕。



那是來救我的，但是我已經不可能得救了。



我聽見了他全副武裝的鎧甲相碰的聲音，從樓階下由遠而近。



他的臉煞白。



他的臂鎧上插著好幾隻箭。



我看見了他的咬牙切齒。



瞳姬啊，你本來就是我的仇敵。



我要你死，我不但要你死，我還要讓你在天守閣的最高一層，被我的部下一個個姦淫強暴，我要讓你的父親看著你是怎樣被當眾侮辱後割去頭顱示眾的。



我知道他如果不這樣就報不了他的父母之仇。



我早就等著含笑受刃的這一天。



但是就在這一刻，我身邊一直默不作聲的阿吟輕輕地，但卻果斷地開口說道。



這個奇恥大辱，讓我來代替姬君受吧。



我的男人笑了，仰天狂笑。



你代替你主子受辱？你有什麼資格代替你主子受辱？



你仔細看看，我和她長得其實很像！只要穿著她的服飾，從下面看去，誰也分不清被當眾淫辱的是一個侍女，還是一個真正的公主，不是嗎？而你報仇的目的，已經達到。



她的聲音越來越響亮。



我抓住阿吟的手，不可以，但是阿吟卻反手按住我的手。



她沒有再說話，但是我知道她的意思。



我早就想和你死在一處。



我的男人沉默不語，走上前來，傲慢地伸出手，捏著阿吟的下巴抬起，看著她倔強的眼神，他笑了。



好，那你就先去死吧。



先殺你，後殺她。





六、



那一天，他把所有剩餘的部下召集起來，將本丸中的糧食儲備全部運出，我知道這是為了準備一場盛宴。



我生命中最後的盛宴。



我和阿吟在浴室裡做了最後的洗浴，下女們為我們洗淨了身體，剃去了下身的羞毛，在淨洗我們如夜般漆黑的長髮後，盤成了最時興的髮髻，插上純金的步搖，然後一件件為我們換衣，這即是我們的華服，也是我們的囚服。



我換上白如珂雪的乾淨褻衣，外罩一件我從播磨帶來陪嫁的金底孔雀圖案的長打褂，阿吟內穿血紅色的絲衣，外罩一件緋底繡金的外袍。



催聲已急，鼓角已鳴，最後的時刻到了。



我喝令下女們都先退下，然後凝視阿吟，如此美麗的阿吟。



如果不是深知內情的人，誰能從這兩個高貴打扮的女子中分出誰是主子，誰是奴婢？



她卻低下頭，不肯正視我的目光。



我抓住她的手，我抱著她的腰，我用全部的熱情親吻著她，我竟伸手穿過褻衣，溫柔地撫摸著她的隱秘處，也許我就是這樣淫亂的女子，也許我早就想這樣做，也許，只有這樣我才能表達我對她的情吧。



她沒有抵抗。



我的舌頂著她的舌，我的乳頂著她的乳，我的心頂著她的心，這是我和阿吟第一次的纏綿。



她忘情地呻吟出聲，頃刻之間，下面早已潮濕一片了。



與其把第一次交給那些野蠻的武士，不如交給姐姐我吧。



在風平浪靜之後，從激情裡走出來的我們都哭了，在她含淚的瞳孔裡映現出了我含淚的眼神。



妹妹，阿吟，我對不起你。



像我這樣的奴婢怎麼能和姬君以姐妹相稱……



我略帶慍色掩住了她的嘴。



不要談什麼奴婢，也不要談姬君，這裡只是兩個馬上要被淫辱後亂刃分屍，梟首示眾的女人，我唯一恨的就是沒有和你同生，但是，今天要和你同死了。



和姐姐一起死是我的榮幸，但是。



她猶豫了一會兒，頓了一下，開口：



姐姐能把你最喜歡的梳子送給我嗎？



我親手把梳子插在了阿吟黃金裝飾的髮髻上。



我不知道為什麼阿吟要我這把母親傳給我的梳子，這是一把從不懂事時，就一直插在我頭上的名貴的黑檀木梳子。



但是我已經沒什麼可惜的了，更何況是給了阿吟。



赴死的時刻就要到了。





七、



我和阿吟穿著華服，手牽著手，用最高貴矜持的緩步，一步步走進我們的刑場。



在天守閣頂層的兩邊，坐著滿臉鬍鬚的武人，他們身著陣羽織，腰配大刀，虎視眈眈地看著我們。



也許我們的最後的美麗真的能艷驚四座。



我的男人高據正位，冷冷地盯著我，那眼神即有一絲不捨，也有一絲興奮吧？他揮了揮手，讓我坐下。



絲竹之聲響起。



一把扇子遞到了阿吟手中。



今天要阿吟表演的是她最拿手的扇舞。



她手持折扇，扇面向上，歌吟起來。



她唱的是敦盛。



常思人世漂流無常



譬如朝露



水中映月



剎那繁華瞬間即逝……



緋色打褂的下擺，隨著阿吟窈窕的身姿搖擺起來，阿吟手中的扇子，猶如風中之葉，越旋越急。



褻衣張開，露出了她纖細的白色長腿，引發武夫們一陣陣的驚歎。



她卻似全然不覺，繼續高聲唱道：



人生五十年



莫非熙熙攘攘



浮生幻夢



名垂青史



功敗湮滅



只是宿命因果



一念之間



有何可惜



急至京都憂心難忍



獄門示眾



敦盛之首



竊而歸家傳僧供奉



唱到敦盛之首，她頓了一頓，伸手取下頭上的髮梳，恍若不經意間信手一甩，向我的方向擲來，我驚訝地抬頭看向她，卻看見她直視前方的盈盈淚眼。



有如電光火石般，我的回憶完全甦醒了。



我明白了阿吟願代我受辱，和我一起赴死的原因。



我臉頰的傷並不是自己造成的，我已經想起了傷痕的來歷。



在六歲的時候，我和阿吟玩鬧之時，她拿起母親送給我的髮梳嚇唬我，卻失手擲出，劃破了我的臉，留下了深深的血痕。



正在我跗面哭泣的時候，父親聞聲趕來，看著我流血的臉頰，驚問是怎麼回事，我看著瑟瑟發抖的阿吟，不知哪來的勇氣，大聲說道。



那是我自己摔倒在髮梳上劃破的，跟誰也沒有關係。



父親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阿吟，沒有說話，那天晚上，阿吟以侍候主人不周的罪名，被下女們關在柴房裡吊了一夜。



但是，如果不是因為我挺身而出，大概農家出身的阿吟已經被斬死了吧。



我竟已經完全忘了，而她竟然一直記著這件事啊。



也許因為我是刻意的忘卻，而她是刻意的不忘吧。



這十年裡，她一定在為給我帶來的傷，和不能還我的情而黯然悲傷吧。



我撫摸著臉上的傷痕，就好像撫摸著阿吟十多年的心傷。



啊啊，阿吟，就是為這個，讓你寧願接受這樣的凌辱嗎？



天和地在我面前被淚水融化成了一片。



人生五十年



放眼天下



往事宛如夢幻



一度得生者



豈有常不滅?



阿吟一曲已終。



她的淚眼早已不見，滿臉微笑地看向天守閣外。



有一隻白鷺在青空中劃過。



我的仇人揮手示意，幾名雜兵上前扭住阿吟的雙手，拉向天守閣的外廊，大聲叫喊。



這就是播磨的瞳姬的下場。



阿吟沒有絲毫抵抗。



華麗的緋底金裝打褂從阿吟身上剝下，被雜兵們丟擲在外廊的欄杆上，然後是腰帶，然後是褻衣，當衣裳落盡時，阿吟已經露出了她美妙的身子，上下兩張口都已被暴徒們塞入了淫藥，反綁雙手跪在外廊上。



我一聲聲聽見天守閣下我父兄和將士的哀歎、驚呼之聲。



武士們脫去衣服，三人一組輪番上陣淫辱著阿吟。



有人一邊把玩著她白如珂雪的乳房，一邊啜吸著她粉色的乳頭。



有人挺著那話兒插入她纖纖玉口之中。



有人取出一根假陽具，用力塞入她的私處，然後把自己的那話兒插進她的後庭，一前一後夾攻……



已經有不知多少男人把慾望發洩在她體內，各種淫亂的體位姿勢，阿吟都已經嘗過了，也許她也沒想到，清純的自己，在臨死的這一天，會這樣被人操弄吧。



因為春藥的效果，她在眾人的抽插淫虐，不但不覺得痛苦，還潮紅著臉高聲浪叫起來，但是還沒叫幾聲，又有人上來把那話兒插進她嘴裡，弄得她只能嗚嗚出聲。



直到除了大將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她身上發洩過之後，武士們才將私處還流著處子之血，奄奄一息的她拉起，重新迫她跪好在欄前。



我的男人站到她背後，輕輕的抽出了刀。



她既無恐懼，也無悲哀，只是扭回頭看了我一眼。



她在笑。



在這一刻，刀落。



阿吟的螓首伴隨著血濺五步滾落在地，身體卻未死透，白如美玉的一雙長腿，還在閣廊上不斷蹬踏著，做垂死的痙攣。



四面八方傳來的喧囂聲越來越大，而我心中的雜音卻在這一刻停下了。





八、



最後的時刻終於來到了。



眼看就要落城，天守閣下除了攻城錘撞擊最後一道城門的悶響，就是父兄和武士們如海潮般的吼叫聲。



剛剛那一幕的淫虐和殘殺已經讓他們出離了憤怒。



可是我已經必定死在破城之前。



我看著他，他也看著我。



我眼看著他的不甘，他的憤怒，他的哀傷。



但是一切已經結束。



他粗暴地扒下了我華麗的長外褂，取下了髮飾，解開了金斕腰帶，脫掉了褻衣。



我毫不畏懼挺胸而前，一國的姬君，就算要被姦殺而死，也要死的尊嚴。



瞳姬……阿瞳……我的女人



他從後面抓住我的雙乳，在我耳邊喃喃說道。



我雪白的胴體承載著他的全部體熱，重擔和野望。



就像野獸一樣，他進入了我的肛門，進入了那一國姬君最羞恥的地方……



干我……



我看著插在梟木上阿吟淒絕的首級，輕輕地對這個殺害我姐妹的男人說道。



是我本性淫賤，還是我一直在等著這一刻？已經無從辨明，我只是輕聲重複著。



干我吧，先奸再殺吧，把我的頭顱放在城頭上，放在阿吟的旁邊……



我知道你的愛，你的恨，你的糾結，你的矛盾，你的一切裡面有我，我的一切裡面有你，就好像被你殺死的阿吟一樣……



他弓著腰，咬著我的頭髮，洩在了我的體內，然後把我的身子翻過來，忘情地吻著我，再次進入我的體內，盡情交流著。



這是只有男人和女人才懂的語言。



就在白鷺城軍兵垂死的慘叫和我軍的勝利呼聲已經同時響起時，這最後一次的歡好也已經結束了。



他抱著我，輕輕在我耳邊說了幾句。



我默默站起，跪下。



他把我的雙手綁緊，然後在私處和後庭都填上了防止失禁的玉塞。



這是對我的特殊關照吧。



殺吧。



我閉目低首說道。



讓我和阿吟落得一個下場吧。



一道白光閃過，那是我夢中似曾相識的白光……



當我的首級飛到空中，旋轉到最高點，就將落下時，我似乎親眼看見了，他眼裡的淚花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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